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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石台沟村格外宁静，村部内却灯火通明，五名考古队员正在整理近一段时间的
材料，在其西南方向不足1公里的山坡上，就是今年新启动的发掘项目马鞍桥山遗址。

3个多月前，辽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队就驻扎于此，对马鞍桥山遗址进行
解剖性发掘，现已清理房址3座、灰坑15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并且
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对此，省文物部门表示，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
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日前，本报记者跟随考古队
员进入发掘现场，揭开马鞍桥山遗址的神秘面纱。

4个月时间走遍建平

立冬之后，天气转凉，受自然环境的影
响，北方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般会在冬季来临
前结束，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省内为数不多
仍在进行考古发掘的项目。“现在我们的发
掘工作也要接近尾声了。”历经3个多月的
风吹日晒，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樊圣
英皮肤黝黑。

红山文化最初于上世纪初在内蒙古被
发现并被命名，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辽
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成为我省最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
史前考古学文化。

去年，省文物部门进行了“大凌河中上
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樊圣英作
为其中一员在奔波于朝阳市建平、凌源、喀
左地区，寻找着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樊圣
英说，仅走访建平县就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
间，终于在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
民组南约800米的一道小山梁上，当地俗称

“马鞍桥山”，取得了重大发现。
据当地村民描述，石台沟村附近的农田

中，大雨之后时常可以发现一些陶器碎片。

樊圣英表示，根据经验大概确定一定的范
围，通过实地走访确实发现农田中有石器、
陶器碎片的踪迹。此前，牛河梁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表示，红山文化遗址一般都位于小山
丘上，多是向阳的一面，类似的经验，也可以
让调查工作更有的放矢。

今年8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
马鞍桥山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省文物部
门将其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一处
聚落址。

事实上，在牛河梁遗址区域内经过发掘
的遗址多为墓葬遗存，仅在牛河梁第一地点
发现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如女神庙遗址，
但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揭露，该遗址是目前
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
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
缺憾。

马鞍桥山遗址的发现也将丰富牛河梁
遗址群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牛河
梁遗址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也为探讨红山文
化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红山文化社会复杂
化动力提供新线索。

发现马鞍桥山遗址

考古生活条件艰苦

“发掘现场常驻的考古队员一共5个，
包括我在内。”樊圣英是队中的现场负责人，
驻扎在石台沟村，除了现场清理、照相、绘
图，遗址考古队的发掘工作也离不开完备的
后勤保障，樊圣英告诉记者，这就像过日子
一样，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统。

中午11时30分许，一辆载满考古队员
的越野吉普车从发掘现场缓缓驶入村部，从
8月开始，樊圣英等人就租住于此，这里也就
成为了考古队员的临时营地。

由于村部没有自来水，水源供应靠的是
大型的塑料水桶，水桶底部有一个简易的开
关，方便考古队员们使用，水源供应是限量
的，每天只有两大桶水，会在午休时间进行
补给。下山的考古队员们虽然裤子和鞋上
满是尘土，但也只是洗洗手。

“村部今年刚刚翻新过，这里的条件可
以说是很不错了。”樊圣英说，在从业15年
的时间里，很多时候居住条件要比在石台沟
艰苦得多。

供水限量每天只有两桶

进入村部内，东侧第二个小屋就是樊圣
英的临时住处，进门处的柜子里放满了关于
红山文化的书籍，东侧是一个单人的铁床，
在窗边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散落着笔记本电
脑充电器，一台电暖器是屋子内唯一的取暖
设施。

每天考古队员们往返于村部和发掘现
场至少两个来回，室外作业最大的考验还是

天气，发掘项目启动之初正值最炎热的夏
季，“朝阳地区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时能达到
38℃左右。”樊圣英说，夏季的时候，考古队员
们就每天早开工一小时，晚上晚结束一小
时，避开最炎热的时段，以防发生意外。

“对于这些我们早就习惯了，要是受不
了的话，早就放弃不干了。”在樊圣英看来，这
些早已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摄

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

每天“刮方”8小时
发掘5000年前人类生活遗迹

每天8小时“刮方”

马鞍桥山位于老哈河东岸低山丘陵的
山坡台地上，简单休整之后，下午1时许，考
古队员们向山上进发，路程不远，但需要走
一条山路，表面坑洼不平，仅能容纳一辆车
通行，车辆行驶之处会卷起阵阵尘土。

考古现场已经用铁丝网进行了隔离，周
边是种植玉米、高粱、谷物的农田。樊圣英
介绍，马鞍桥山遗址经初步调查可知其分布
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仅有
1000平方米，属于解剖性发掘。

目前，马鞍桥山遗址发掘部分已经被分
为大大小小的探方，在考古发掘之前，考古
工作者会使用专业仪器，按照经纬度，正南
正北地将发掘区域分成网格，每个网格间留
有约1米宽距离，方便现场工作人员在现场
行走，这一过程业内成为“布方”。

樊圣英解释，不同探方内出土的文物会
进行标注，“布方”过程方便文物的坐标确
定，为还原遗址的各项数据打下基础。“布
方”过程结束之后就是“开方”对探访内进行
发掘，粗略的挖掘之后就是“刮方”。

“刮方”的过程及其枯燥，仅凭5名考古
队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当地的
村民参与其中。工作人员最常使用的工具
是手铲，这个工具类似于瓦匠使用的小铲
子，以约5厘米的深度对探方内进行发掘，
就像“刮”土一样，一层层地进行发掘。

每天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刮
方”的工作不断地重复，“大部分时候都是等
待，一铲下去能出现什么是不可预料的，有
发现还是很兴奋的。”但更多时候他们还是
机械地重复着挖掘动作。

房址内发现灰坑

今年27岁的李建霖来自建平县文物保
护管理所，是考古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马
鞍桥山也是他迄今为止参与过最大的发掘
项目。当日下午，他正在发掘现场东北角的
探方内对发掘出的陶器碎片进行清理。

这属于更细致的发掘工作，除了手铲之
外，李建霖会用到另外两种考古发掘最常用
的工具——刷子和竹签，为了保证文物的最
原始状态，需要用竹签一点点剔出周围覆盖
的泥土，再用刷子逐步清理。“这次的考古发
掘跟着老师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是
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李建霖说。

樊圣英介绍，李建霖所在的探方内是一
处房址，其内部可以看到建房所用的柱洞，
还有一处灰坑，类似于现在的灶台，有使用
火的痕迹。此外，在探方内还有一些骨骼残
骸和贝壳，“很显然这里有人类生活的痕
迹。”

除了积累的经验之外，现场发掘时可以
通过土壤颜色的变化来发现遗迹，樊圣英解
释说，土壤发生过扰动颜色就会变深，视觉
上会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一些灰坑，有草木
灰沉积，颜色会呈灰白色。在发掘现场，记
者注意到灰坑附近的土壤明显比其他区域
的土壤坚硬。

樊圣英表示，另有一些形式较小的房
址，功能可能类似于仓房，其中还发现有部
分人骨，很有可能是后迁入其中的，“这其中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能靠发掘。”

考古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通过考古
发掘复原过往的一些客观事实，然而客观事
实究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想法和思想，还
有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在现
场发掘其实就是收集各种信息的过程，全面
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更多的佐
证。”樊圣英说。

将用测绘科技揭示整个马鞍桥山遗址

目前，本年度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
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其
中陶器以夹砂黑陶为主，器形以筒形罐为
主，泥质红陶钵次之。

樊圣英表示，目前发现的彩陶钵上面有
彩绘的黑色的平行线纹，另外就是夹砂陶筒
型罐上有刻画的之字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
的红山纹饰。

天色渐晚，考古队员们乘车返回村部，
在樊圣英居住房间的旁边就是陈列此次出
土器物的仓库，散落的石器、骨骼碎片等都
分装在不同的袋子中，标注清相关信息后摆
放在储物篮里。

晚上，考古队员们除了收集整理相关材
料，还会修复一些出土陶器，仓库中成列陶
器大多呈筒形，或大或小，完整的相对较少，
大部分都由考古队员拼接后，复原其外观。

破碎的陶器碎片如同一块块拼图，有些
过于零碎拼接起来难度较大，“这项工作有

时候也看状态，不太复杂的碎片，很快就可
以拼好。”樊圣英也介绍了一些拼接复原的
小窍门，以筒形器为例，先找到它的口或者
是底，从两头拼起，再根据拼好位置的缺口
寻找相应的碎片，可以大大降低工作难度。

樊圣英表示，这一批出土的文物年代至
少在5000年以前，具体的年代还需要通过
测年技术进行最终确认。

近两年半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
建平、喀左、凌源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
布基本摸清，经统计，截至目前，已发现了
416处红山文化遗址。

“近期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将会结束，为
最大限度保护马鞍桥山遗址，我们还将对发
掘的部分区域进行回填。”樊圣英说，相对整
个马鞍桥山遗址来说，此次发掘远远不能充
分地、全面地揭示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以
及其与周边相邻遗址的关系，还需要文物部
门借助先进的测绘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